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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叙述是叙述文本提供给解释者的一 种 解 码 方 式，是 普 遍 存 在 于 叙 述 文 本 中 的 一 种 叙 述 现 象。元 叙

述存在于叙述文本的各个层面。元叙述是作者获得存在感的一种方式，作者可以选择元叙述弱化也可以选择元叙

述强化，来确定自己在符号文本中的存在状态。但无论哪种状态，其编码方式及编码内容都会成为其存在的依据。

存在于底本１，即材料选择中的元叙述有时候是很难判断的，因为编码主体很多情况下不与解码主体共享知识。因

此，存在于底本２，即材料组合方式层面的元叙述就成为判断文本倾向的主要依据。视 角 倾 向、叙 述／语 言 修 辞、元

叙述偏向、跨层露迹、框架标记等元叙述类型就成为接受者解码的常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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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叙述都会为解释提供一种方向，这是普遍

存在于叙述文本中叙述现象，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

普遍元叙述。这是符号编码者，或者符号文本提供

给符号解码者的一种解码方向。任何叙述，无论叙

述文本的编码主体采取何种方式，叙述文本都会通

过各种层次，如底本１或者底本２［１］１４０－１４２，来显示编

码主体的倾向性。这是编码主体显示自身的一种方

式。无论编码主体采取暴露方式还是隐藏方式，都

可以通过文本的某些层次进行分析与判断。一般来

讲，存在于底本２，即文本的组织方式中的元叙述痕

迹是比较易于判断的。也就是说，文本形式层元叙

述是一种显 性 元 叙 述。而 存 在 于 底 本１，即 材 料 选

择中的元叙述是较难判断的，因为面对为数众多的

虚构叙述文本，实在无法判断作者究竟做了何种取

舍。对于普遍元叙述的研究首先从这一概念开始。
一、什么是普遍元叙述

叙述作为人类建构经验的一种基本方式，必须

遵循一定的经验逻辑，否则叙述就会因缺乏叙述逻

辑而无法进入交流，并进而无法在人类叙述经验的

序列中获得合法性；任何叙述都是一种选择，不管是

材料选择（底本１）还是表达方式选择（底本２）都会

在具体的交流叙述中形成交流的层次性，选择已经

作为一种交流信号，整体性的交流信号的有机组合

构成作者密码，它是理解叙述文本的一把钥匙。尽

管不同的人，因其个体差异（文化、知识背景，理解水

平等等）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解程度，但无不受到上述

叙述痕迹的交流性支配。这些来自创作主体的叙述

痕迹是文本携带的一种元语言，而且是一种普遍的

元语言。正如 韦 恩·布 斯 所 说：“我 们 永 远 不 要 忘

记，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

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２］２３

叙述文本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元语言，是一种“普
遍元叙述”，它是来自创造主体的叙述逻辑、叙述选

择等一系列的创作信号组成的作者密码提示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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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一种解码方式，一种叙述文本自携的意义建

构意向。普遍元叙述有如下特点：一、普遍性；二、文
本自携；三、其对意义的建构作用取决于交流对象对

文本的解码程度。因此，普遍元叙述并非自动建构

意义，它对意义的开放程度与交流对象的解码能力

呈正向关系。

语用学将元话语分为语篇元话语和人际元话语

（Ｖａｎｄｅ　Ｋｏｐｐｌｅ），包 括“语 篇 连 接 词、语 码 注 释 语、

内指标记、叙说者、态度标记、评注词和效度标记等

语言资源”，Ｈｙｌａｎｄ“将元话语分为文本交际型和人

际互动型两类，前者是指作者围绕读者需求组织建

构语篇的话语机制，后者是指作者用以传达对命题

的态度观 点、建 立 作 者－读 者 交 互 关 系 的 评 价 手

段”［３］。由 Ｈｙｌａｎｄ对 于 这 两 种 元 话 语 的 详 细 列 举

可以看出，所谓文本交际型，是一种语篇组织方式，

比如过渡语、框架标记、内指标记等等，是一种显露

组织语篇痕迹的一些标志性词汇（况且、但是、虽然、

最后、总结一下、按照……）。这种类似于说书艺人

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等套语，来显示自己的谋

篇布局。所谓人际互动型，是显露说话人的评价一

种话语类型，如模糊限制语（可能、大概），增强语（事
实上、确切的说、很显然……），态度标记（我同意、不
幸的是……），自称语（我、我的），介入标记（考虑、指
出、你看……）等等，这是一种表达说话人态度的一

些标记［３］。在交流叙述中，情况有些类似，但更为复

杂。

在虚拟交流叙述中，叙述文本是一个中介，它连

接真实作者和真实接受者。文本自身便包含上述两

种类型，但叙述文本的“文本交际型”则有属于叙述

文本才有的某些特征，如视角选取、叙述时间安排、

情节布局等等，也就是说，所谓叙述文本的“文本交

际型”标记，是作者对于底本２的选择痕迹在文本的

显露，这种显露对于接受者来说是一种交流性提示。

而叙述文本中能够显露作者、叙述者态度的议论、评
价等等则是“人际互动型”。但应当指出，叙述文本

意义的生成并不像实际言语交际那样简单，所谓文

本交际型所表达的形式部分和人际互动型表达的态

度部分同样都有交流功能，而且，前者也可以表达态

度。同时，在叙述文本中，有时候叙述者会刻意隐藏

自己，就是说，“人际互动型”标记会减弱，把判断留

给接受者。

在真实叙述交流中，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真实

交流由于交流双方都在场，交流中的辅文本、非语言

叙述增加，叙述文本的容量会比虚拟交流叙述中的

单纯符号文本要大得多。同时，文本交际型和人际

互动型也同样可以传达作者、叙述者（叙述发出方）

的态度。

由此看出，语用学元话语分类与我们所说的元

叙述中的话语 层 面（底 本２）有 很 大 重 合，而 对 于 故

事层面（底本１）则 在 重 合 范 围 之 外，这 与 言 语 交 际

和交流叙述情况不同有关。言语交际是一种判断性

交际，更注重交际双方的态度。而叙述则以构建叙

述文本为中心，并存在文本内和文本外两种交流模

式，且这两种模式会出现跨层交流现象，并最后形成

“抽象文本”。如果说日常言语交际的结果是以人的

现实行动为目的，那么，交流叙述则以形成意义栖居

的“抽象文本”为最终形态，当然，这并不排除交流叙

述对于人行动的意义。

二、交流叙述中作者的存在方式

在交流叙述中，有三种方式可以传达作者的存

在感：一、暴 露 取 材 的 倾 向 性；二、暴 露 谋 篇 布 局 痕

迹；三、暴露来自创作主体的态度。这种暴露可称为

来自创作主体的元叙述痕迹，它构成作者信号的一

部分，是一种交流信号。元叙述痕迹是一种较强的

交流叙述信 号，它 对 交 流 方 向、效 果 有 强 大 引 导 作

用。在叙述文本中，有两种方式表现来自创作者对

于元叙述痕迹的态度：

其一是元叙述弱化。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

隐藏来自创作主体的态度，追求一种客观化叙述效

果，把价值判断让渡给接受者。因此，第三人称限制

视角叙述往往如此，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就成为接受

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元叙述弱化，现代小说有

一个基本的倾向，即采取“展示（或者显示）”的方式

有意隐藏作 者，这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元 叙 述 弱 化 现 象。

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元叙述偏向，即由对作者观念

的直接宣扬转变为用叙述技巧来隐藏其观念。或者

说由“讲述什么”转变到“如何讲述”。元叙述弱化在

某些叙述类型中会使弱化本身成为一种修辞行为，

如被人为操作的网络公共事件，隐藏叙述痕迹和选

择痕迹，以有图有真相来显示事件的真实性，并以此

控制网民的接受效果。这种做法往往奏效，但当这

种修辞是一种欺骗，真相一旦揭露，由元叙述弱化建

立起来的修辞之厦就会瞬间倒塌，其后果往往使作

假者难以承受。网络叙述的元叙述修辞带来的负面

效应显而易见，及时伎俩被揭穿，它对网民的伤害往

往难以修补。
·９０１·



其二是元叙述强化。一种元叙述强化方式是作

者故意暴露叙述痕迹，甚至把叙述痕迹抬高到叙述

主题的地位，如先锋文本，他们把接受者对写什么的

关注转换为对怎么写的关注，甚至与读者讨论写作

方法。元叙 述 强 化 使 叙 述 本 身 成 为 叙 述 交 流 的 主

体，追求一种“元写作”效果。后现代叙述文本，实验

小说等均是如此。另一种元叙述强化方式是主题式

强化，如话本小说，这类叙述文本往往事先已经把主

题进行了确定，文本的情节布局、结构安排都为这种

强势化主题服务。《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顾阿

秀喜舍檀 那 物 崔 俊 臣 巧 会 芙 蓉 屏”中 对 正 义、忠

贞、节操等传统价值观的强调非常集中体现了这种

“主题化”元语言，王氏的复仇、高公的恩德、崔英的

情谊均作为一种道德元语言存在，其行为方式构成

这种元语言的表达，因此，读者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可

以对这些道德行为进行怀疑。道德已经成为小说的

通行元语言。当文本的道德压力变成一种没有争议

的通行标准，隐含读者、理想读者的身份会变得毫无

价值，因为任何对文本价值持怀疑态度的接受者，都
会不忍卒读，因为他们受不起因文本价值带来的道

德后果。只有那些对文本价值认同的读者才可能进

入文本接受者的行列，这样，隐含读者、理想读者、真
实读者就会在同样的道德面前重合为一。这里，道

德伦理的显性表达带来的认知结果是作者、文本和

读者承受了相同的压力［４］。

上述的“元叙述弱化”与“元叙述强化”现象，在

小说理论史上不断被讨论，比对传统小说“讲述”与

现代小说“显示”的讨论。韦恩·布斯曾经明确反对

把“讲述”与“显示”作为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叙述

方式的分野，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叙述姿态，都是一种

修辞行 为，都 是 一 种 与 读 者 交 流 的 手 段。他 指 出：
“简而言之，作者的判断，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找的

人来说，总是存在的，总是明显的。它的个别形式是

有害还是有益，这永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不

能随便参照抽象规定来决定的问题。”［２］２３但必须指

出，现代小说将作者观念呈现的方式由传统小说的

直接表述，转变为隐蔽表述，其表达方式由直接宣扬

到叙述技巧展示。这是叙述文本交流方式的根本性

变化，这种变化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者必

须由原来的价值判断转向技巧判断。

在体 育 叙 述 领 域，体 育 叙 述 的“赛 场＋规 则 边

界”文本给观众提供的元叙述信号是根据观众自身

来定的，如果观众是非常明确的某一队伍的粉丝，那

么，运动员衣 服 的 颜 色、国 旗 等 都 会 成 为 一 种 元 叙

述，而且是非常强的元叙述。但对于没有倾向的观

众，或者只是把体育当作娱乐的观众来说，具体的体

育技巧及其解释比国旗与衣服的颜色更具有价值，

那么比赛中运动员的动作技巧等形式要素就会更重

要。但这些 要 素 与 国 旗 和 衣 服 颜 色 比 起 来 会 弱 许

多，一些现场观众，尤其是远离赛场的观众（赛场内、

外）会转而用体育叙述的“媒体表达边界”文本这一

元叙述更强的手段作为辅助。需要指出的是，现场

观众作为体育叙述文本的一部分是因为有另一个媒

介存在，即另一个媒介为这种体育叙述文本提供了

叙述框架，这一媒介可以是电视、网络、广播，甚至来

自手机。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体育叙述的“媒介文本”

提供了条件。事实上，观众不可能都去赛场，大多数

还是通过现代传媒观赛。体育粉丝的作用就是强化

了体育元叙述。为了帮助解释，或者为了更好的为

解释确定方向，有意选取元叙述强化文本进行接受

的现象在 叙 述 文 本 的 接 受 中 是 一 种 非 常 常 见。显

然，明显的元叙述痕迹更容易使接受者理解文本的

意向性。

元叙述痕迹是所有叙述都存在的文本现象，它

包含着作者的倾向性（价值、道德伦理、意识形态），

因此，是一种普遍元叙述。它是叙述双轴现象遗留

的选择轴痕迹，是交流叙述用以沟通作者－接受者

的密码。同时，也是左右文本解释方向的元语言。

普林斯提出“元叙事信号”，“元叙事信号为我们

提供特定内涵；它们明确某个象征的意义；它们界定

某些状态的阐释地位。这样，元叙事信号一方面帮

助我们以一定的方式理解一个叙事；另一方面它们

（努力迫使我们）以此种方式（而不是彼种方式）来理

解它。”［５］１２５换句话 说，元 叙 述 信 号 为 解 释 提 供 了 方

向和切口。元 叙 事 信 号 并 不 以 接 受 者 的 期 待 为 核

心，而是为表达者的目的存在。“元叙事信号可能在

我们最期待它们时并不出现，或者在我们不再期待

它们时反而出现；在很复杂的段落中，他们可能从不

出现，相反在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特殊难度的段落

中，它们却可能出现。事实上它们提供的解释可能

是琐碎、多余而重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其最终任务

与其说是阐明其所评论的特定要素的意义，毋宁说

是强调它们的重要性。”［５］１２５如话本小说中说书人套

语，“话说”、“说话的”，“你差了”、“有诗为证”等等，

陈词滥调，读者也许并不喜欢如此冗余的评论，也很

难以此为解释参照，其功能无非显示说话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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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元叙述信号不是出现与否

的问题，而是隐藏与暴露的问题，二者其实并没有功

能上的好坏优劣，但对于接受者来说，其要求的解释

能力并不相同。元叙述是普遍的，但其表达方式则

千变万化。

三、交流叙述中元叙述类型

元 叙 述 可 以 通 过 叙 述 文 本 的 不 同 层 面 进 行 判

断。按照赵毅衡先生关于底本与述本的论说，元叙

述可以存在于底本１，即叙述材料，也可以存在于底

本２，即材料 组 合 方 式。对 于 存 在 于 底 本１的 元 叙

述，如果作者的叙述材料是一种与接受者共享的知

识，那么，接受者可以根据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来判断

其倾向性。但一般情况下，作者无法与接受者共享，

尤其是对于虚构叙述文本来说，我们更无法确知作

者在其材料库存中取舍何物。因此对于元叙述的类

型，我们很难在底本１层面进行研究，也无从分类。

但面对述本，我们却可以清晰判断作者的叙述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从内容的角度来判断叙述文本的元

叙述，我们很难得出清晰的判断，且会受到接受者主

观观念的影响，但形式因素则不同，它不会因接受者

的主观性而改变，其引导解释的方向也不容易受到

干扰。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言：

　　 内容的解释可以有解释者的立场 而千变

万化，而形式因素不可能被任何主观的读法所

忽视。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 是 文

本 所属的文化体裁产生的“期待”，它们决定了

文本的根本读法；二是文本符号组成中的聚合

轴显现，它们透露了文本选择组合的过程；三是

文本的“自携元语言”因素，它们直接要求解释

者看到文本的某种意义。［６］

站在符号学立场来说，此时，作者的编码方式是

一种明示 交 际。这 些 方 式 是 无 法 隐 藏 也 无 法 伪 装

的。根据作者对叙述文本的编码方式，我们可以将

普遍元叙述分为如下类型，但笔者声明，下面的这些

只是一部分类型，无法穷尽所有。

１．视角倾向。

视角选择既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实践证

明，视角选择具有倾向性，长时间运用某个人的视角

叙述，很容易使接受者对该人物持同情立场，如该人

物是一个罪犯，那么就会产生叙述的道德伦理问题，

一不小心就会坠入道德陷阱。成龙《宝贝计划》，以

三个窃贼为视角，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这三个人

保护孩子的行动作为叙述的主体，使观众的接受心

理产生逆转：他们往往把目光聚焦于三个人如何保

护孩子，而忘了他们的贼身份。《肖申克救赎》中，观
众对杜福瑞的正面评价是正常的，因为大家知道他

是被冤枉的，而把同情的目光投向瑞德、布鲁克斯则

完全是视角倾向问题。因视角倾向带来的评价错位

会产生道德后果。元叙述痕迹带来的并不光是正面

的东西，这是任何接受者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２．语言修辞与叙述修辞。

语言修辞是任何运用语言符号进行表意活动的

必须环节，任何语言表意都会采取一定的修辞手段，

其目的是实现语言表意获得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如

亚里士多德 修 辞 学 对 于 演 讲 术 的 修 辞 进 行 详 细 讨

论，其目标就是“说服”。这也成为任何修辞所追求

的目标。修辞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布斯将修辞扩

展到整篇小说，“在写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我主要不

是对用于宣传或教导的说教小说感兴趣，我的论题

是非说教小说的技巧，即与读者交流 的 艺 术———当

作家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把它的虚构世界灌输给读者

时，他可以使用史诗、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修辞手

法”［２］１。也就是说，叙述是作家的一种修辞手法，他

利用这种手法将他创造的“虚构世界”与接受者进行

交流，并“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世界。体裁选择是作

家的第一步，这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修辞，因为，体

裁不但确定了某种表达方式，也确定了某种解释方

式。来自文化规约的规定性将任何纳入这种规约的

人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规范。语言修辞和叙述修辞，

具体的叙述中包含这语言修辞，二者都是元叙述痕

迹的一部分，语言学视野下对叙述文本的研究往往

能够导向价值判断，其原因就是叙述发出方的修辞

行为、叙述行为会经由语言获得某种程度的存在感。

３．元叙述偏向

任何叙述者都首先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他的叙

述行为会受其个性影响而与别人有所不同，这就是

叙述个性。叙述文本所表现出的独特元叙述痕迹会

出现个性化倾向，对于同一个叙述作者或者同一个

具有相同、相似叙述个性的派别，这种倾向的不断重

复会形成个 性 化 偏 好，这 就 会 构 成“元 叙 述 偏 向”。

元叙述偏向会使叙述文本的元叙述痕迹在某方面得

到强调、突出，形成具有相同或相似叙述风格的叙述

文本。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一个流派的独特风格

就是因“元叙述偏向”而形成。如先锋文本对元叙述

之叙述方式的强调，形成了先锋文本的流派特色。

对元叙述偏向的特意追求会构成一种强元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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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从而构成解读叙述作品的元语言，这是一种文

本自携元语言（赵毅衡），它规划了对其自身的解释

方式。

元叙述偏向在不同叙述类型中会有不同状况。

对于文学叙述而言，突出的元叙述偏向会构成创作

个性或流派个性的重要元素；而对于医疗叙述来说

则可能会表现出病人某种思想偏激，此时，治疗师则

需要对其叙述进行干预，让其建立正常的叙述心理

秩序；对于网络游戏叙述来说，元叙述偏向来自于玩

家的个人嗜好，游戏叙述的目的在于让玩家以自己

的意志建立一个虚构的世界，并从不断变化中获取

心理满足；而对于舞台戏剧来说，演员往往通过个性

化的声 腔、动 作 来 突 出 个 性，豫 剧 的“常 派”（常 香

玉）、“马派”（马金凤）等等均不一样，听众甚至闻其

声即可辩其人。

元叙述偏向在给叙述者带来风格标记的同时，

也会以另一面目出现，即会形成一种风格壁垒，使作

者很难冲出这种风格壁垒来实现自我突破。这是一

个让人纠结的难题。一方面，作者需要有自己独特

风格，这是成 熟 作 者 确 立 自 己 地 位 的 凭 证；另 一 方

面，作者受到风格壁垒阻碍，使因袭有余创新不足。

这里有一个突破度的问题，即作者如何在保持自己

优势风格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丰富这种风

格，从而在坚守与突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比

张艺谋与陈凯歌的电影风格，我们发现，张艺谋往往

在视觉要素上秉承自己的一贯风格；而陈凯歌则在

文化蕴含中追求厚重的历史内涵。但同时，二人又

难以突破自己，难以在更加深广的历史中获取那种

让人反复品味的东西。

４．跨层露迹

交流叙述学关注文本内、外双循环交流，同时也

关注各种交流层次直接的跨层现象。跨层会留下痕

迹，反过来，这些跨层痕迹又影响接受者的判断，这

种跨层并留下痕迹的现象可称为“跨层露迹”。跨层

现象在叙述文本中非常常见。赵毅衡先生在论及叙

述框架中的 人 格 填 充 时［１］２４４，指 出 其 中 的 两 种 填 充

方式：抢话、抢镜，即是两种跨层露迹现象，如抢话，

人物话语侵入叙述者话语、叙述者话语侵入人物话

语；抢镜，电影中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的穿插运用，

有时候会时客观镜头中掺杂主观镜头，使观众很难

区分，这是电影框架叙述与人物抢夺话语权的实例。

也是一种跨层露迹。

赵毅衡先生同时谈到跨层现象，“跨层是对叙述

世界的破坏，而一旦边界破坏，叙述世界的语意场就

失去独立性，它的控制与被控制痕迹就暴露出来。”
“跨层意味着叙述世界的空间－时间边界被同时打

破。因此在非虚构的记录型叙述（例如历史）中，不

太可能发生 跨 层。”［１］２７６正 因 为 叙 述 边 界 被 打 破，所

以，跨层多数 情 况 下 会 露 迹，并 形 成 较 强 的 交 流 信

号。赵毅衡先生还论述了“回旋跨层”现象，简单来

说，就是叙述自身讲述自身产生过程。这种逻辑悖

论只有在虚构文本中才会出现。

跨层露迹是叙述跨层现象的信号标记，跨层痕

迹有时候会非常明显，而有时候则非常隐蔽。在叙

述文本中，有时候叙述者会将自己隐藏在人物视野、

语言的后面，只通过人物语言的某些词句来显露自

己的存在，这样的跨层非常隐蔽。而对于中国传统

评书来说，跨层常常非常明显，如一些插科打诨，说

书人将自己的话通过人物说出，形成与台下观众的

交流互动，活跃书场气氛。跨层露迹也是一种信号

较强的交流叙述元语言。

跨层露迹的另一种表现发生在交流双方之间，

即交流叙述参与方，尤其是接受方暂时忘却了交流

所设定的框架，而出现交流叙述沉溺，并使自己进入

叙述世界，出现了区隔混乱。如《红楼梦》读者自认

为自己是林黛玉、《白毛女》观众持枪欲“枪毙”台上

的黄世仁等等。

５．框架标记

框架标 记 是 笔 者 对 语 言 学 概 念 的 借 用，来 自

Ｈｙｌａｎｄ，其意为“指明语篇行为、顺序或阶段”，如最

后、总而言之、我认为等等［４］。在交流 叙 述 中，在 一

般叙述框架下，叙述者的人格－框架二象（赵毅衡）

为框架标记注入新的内涵。框架叙述在交流中，其

框架往往被忽略，如在舞台戏剧演出中，舞台作为戏

剧叙述的区隔标记，因为某些观众的“投入”往往被

忽略，在《生绡剪》第七回“沙 尔 澄 凭 空 孤 愤 霜 三 八

仗义疏身”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沙尔澄看戏剧表演

太投入，将戏剧中的魏忠贤视为真，而冲上舞台将饰

演魏忠贤的演员杀死，结果发现自己闯下大祸，是一

种“凭空孤愤”。中国土改时期演《白毛女》中黄世仁

的演员险些被台下义愤填膺的士兵观众枪毙！网络

游戏的玩家常常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游戏世界的叙

述框架被忽略，虚拟世界严重侵入玩家的现实生活。

现在的网络游戏，很多设置防沉溺程序，将虚拟时间

与玩家现实世界适当隔断，让玩家辨别虚拟世界的

框架标记。成龙电影片尾常常播放拍摄花絮，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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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搞笑、某些则重复多遍，这在一方面告诉观众拍

摄艰辛外，另一方面还客观上起到与电影叙述世界

隔断的效果，让观众明白，影片再完美也只不过是一

种虚构表演。因 这 些 花 絮，观 众 马 上 会 从 电 影 虚 拟

的世界转回现实世界，拍摄花絮无意中成了虚拟世

界的框架标记，其交流效果在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隔断效应。因此，在交流叙述中，辨识叙述框架

对于防止因叙述边界、说话边界混乱对自己生活造

成影响至关重要。暴露框架标记有时候是虚拟叙述

作者聪明的做法，比如写上“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

雷同纯属巧 合”等 等，有 意 识 地 与 现 实 世 界 拉 开 距

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这种叙述进入交流也

是以这种事先的“契约”为基础。

因此，框架标记的交流功能也许就在于能够让

叙述接受者的辨别能力得到提升，前提是在框架叙

述面前，必须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框架标记逃脱

语用学关于语篇布局行为的内涵，在一般叙述研究

框架下获得一种新的内涵，即一种对文本边界的认

知。当影院灯光熄灭、剧院开戏的铃声响起，当你打

开一本小说，当你鼠标点击进入一个游戏世界，当体

育赛事的裁判员哨声响起，当你倾听民间故事“很久

很久以前……”，甚至当你悄然入梦等等，这些叙述

框架就已经开始，相当于告诉你接下来就会进入叙

述世界，你不必当真！当然对于以真实为底色的叙

述，如庭辩、新闻、医疗等等，也是一种框架，这些叙

述框架决定了接受的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元叙述痕迹并非都是一种有意

识行为，它有时是一种“无意元叙述”，即来自作者本

能的一种叙述方式，正因为这种无意携带，它使作者

也无法控制元叙述痕迹带给接受者的某种解释，这

是叙述文本多义性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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